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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 障碍诊断

—耦合协调”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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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乡村人地关系矛盾凸显，

直接影响了乡 村人居环境的质量 。文章以洞庭湖区 24 个县域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组合客观赋权、加权求和等

方法综合评价其 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质量发展水平，构建障碍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识别障碍因子，并

对 2013—2021 年洞 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①乡村人居环

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 质量水平及二者的耦合协调性呈上升态势，但县域之间差距较大 。②通过障碍因子识别发现，

环境、经济、社会保障 等受障碍因子影响较大，识别障碍因子有利于各县域结合自身发展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

优化 。③乡村人居环境和 乡村旅游发展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出“中心高、外围低 ”的空间分布格局，

且与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 展的质量呈正相关 。④根据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

及发展阶段特点，可将洞庭湖区 24 个县域分成 3 种发展类型：协调平衡型、磨合良好型、失调滞后型 。优化乡

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路径，促进 各县域间的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将有利于乡村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助推

洞庭湖区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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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作为乡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注入了

新活力，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也为乡村旅游业的提质升级提供了新潜力。自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

以来，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不断探寻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和乡村旅游发展的新途径，“内外兼修”已成为打造美丽乡村的新要求，

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在此过程中也变得更加复杂与多元[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发展县域经济，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特色产业；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

益；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和扎实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推动乡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推进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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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改善农村整体人居环境，实现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乡村人居环境是一个域内生产、生活、生态发展所需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有机结合体，其功能转换和演变具有自身规律性[2]，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地区极具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产业，其发展为乡村人居环境在生态、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整治带来了新的

机遇与挑战，二者交互作用，形成共生关系。一方面，乡村旅游的发展为乡村人居环境的治理提供了动力，为发展乡村旅游的

区域在资金来源的扩充、文化氛围的提升、专业人才的引进等方面提供支持，在保护和利用传统人居文化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

势。另一方面，乡村旅游所带来的人类活动也给乡村人居环境带来了一定影响[3]，如自然条件受到破坏、乡村治理日趋复杂、

人居环境改善恢复速度慢等，会阻碍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此外，随着近年来资源的破坏、气候的变化，自然、人文灾害的频发，

全球已进入高度不确定的系统性风险社会[4]，乡村地域发展正受到城乡融合发展和支撑生态建设的历史性考验。复杂的人地相

互作用结果，要求加快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的重构和功能转型[5]。由此，针对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与建设，更应与一般区域的人居

环境评价模式有所区分，要转变传统的单向评价模式，找到阻碍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使二者双向配

合、彼此协调，形成合力，才能实现乡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鉴于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复杂性、多维性和交互性，本文在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

上，综合采用组合客观赋权、加权求和等方法，构建障碍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 2013—2021年洞庭湖区 24个县域乡

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障碍因子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细化二者的发展类型，以期丰富乡村地理学关于人地系统协调

的研究内容，为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和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理论框架与作用机理

英国的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出版了《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6]，书中设想的田园城市包括城市和乡村 2个部分，提

出带有先驱性的规划思想，包括规模、布局结构、人口密度、人口流动、绿带等，“明日的田园城市”成为理想中的人居环境

雏形，对现代城乡人居环境规划建设起到了启蒙的作用，部分理论思想一直沿用至今。此后，人居环境的研究和建设大致经历

了“起步阶段—加速阶段—稳定阶段”，逐渐成为人类开展生产生活等活动的关键支撑和重要平台。近年来，国外学者围绕环

境治理[7]、城乡差距[8]、空间规划[9]和传统村落保护[10]等主题展开了各种研究。19世纪中期，乡村旅游的理论和实践在欧洲

兴起，围绕旅游感知[11]、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12]、乡村旅游影响力[13]、乡村旅游管理[14]等内容，研究成果丰富。二者的研

究起始时间虽有先后，但是在推进乡村整体发展、稳定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方面却相互作用，息息相关。在乡村环境治理方面，

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乡村人居环境的社区治理从单一转向多维，充分运用得天独厚的乡村旅游资源，推动旅游产业向乡村发展，

缩小了城乡旅游发展差距。在乡村空间规划方面，受到乡村旅游的影响，开始进一步考虑空间的功能组合，合理利用土地，重

视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15]。在保护开发方面，通过旅游开发、多途径宣传等方式，保护和传承传统的村落文化，重视对旅

游者和居民、旅游开发管理公司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描述和分析。

图 1 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作用机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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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人居环境的研究始于 1990年代，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与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的出现而逐渐受到重视。吴良镛于

1993年创立了“人居环境科学”，提出人居环境可容纳地表空间中各要素，它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自然生

态和社会文化要素的集合，与地表空间密切相关[16]。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17]、美丽中国人地系统耦合[18]、人居环境特

征与影响因素分析[19]、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空间分异[20]等内容受到关注。改革开放后，乡村旅游在我国逐渐兴起，乡村多功

能价值的逐步发挥与经济的发展受到关注，人居环境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平台。

在这个场所内，乡村旅游既可以获得充分的资源支撑，同时也必须面对在乡村地域空间内生产经营与居住生活有机结合的态势

[21,22]，以乡村性的自然、人文客体作为吸引物吸引游客来访，部分古建筑群、古居民点不仅仅成为乡村旅游的热门景点，同时

也成为典型人居环境的代表[23]。乡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旅游发展受到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经济规律和技术规律的影响，对我国

乡村的发展演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4]。

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人居环境是乡

村旅游的支撑平台，并满足乡村旅游的基本需求，乡村旅游驱动乡村人居环境不断完善，并提升其整体质量。乡村人居环境为

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宜居宜业的空间、基础的经济支撑、传统的文化基因、从事乡村旅游活动的社会主体以及保障设施等，而

健康的乡村旅游活动可以打造绿色旅游发展空间、提高经济效益、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逐步实现高效的治理能力和基础设施

的升级。二者秉着目标一致和结构优化的原则，通过对人口和资源的城乡流动、产业升级和功能的重组等互动，统筹融合、持

续健康、高效发展、内联外通，逐步形成合力，实现乡村人居环境与旅游的高质量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地域的重构[25]（图 1）。

但是也要考虑不合理的无序旅游开发，不仅不会推进人居环境的优化，反而会通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降低乡村人居环境质量，

对生态、社会、文化、经济等造成不利影响，这就需要找到制约发展的障碍因素，进行诊断反馈，通过二者的融合统一，助推

乡村地域的人地和谐。

综上所述，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是指二者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

有显著的双向连接关系。乡村人居环境给乡村旅游发展提供空间和基础设施的保障，尤其是本身具备一定经济基础和传统文化

的乡村，能够进一步提升区域的旅游吸引力，同时强化区域人居环境的治理服务水平，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合理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的动力之一，这种动力可以促进乡村人居环境的要素重组和优化，通过投资效应

和消费刺激，为乡村人居环境发展提供资金和人才，保护和传承村落文化，推进区域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整体改善区域人居

环境。国内外在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协调过程中有很多前期成果，契合当下乡村发展的新要求和新趋势。但目前的

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1)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机理未完全厘清，一方面，乡村人居环境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

供了空间和基础设施的保障，另一方面，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的动力，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完全都是正向的推进，

也存在反向的作用，应进一步厘清障碍因子。(2)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不是独立存在的，可更多借力城市的基础和资源，

通过城乡联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3)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可从更微观的角度去分析一些特定类型的区

域，并划分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阶段和优化路径。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湖南省洞庭湖区范围主要涉及常德市、岳阳市、益阳市的 24个县域（包括县、县级市、县级区，简称县域），分别为石门

县、澧县、津市市、临澧县、桃源县、安化县、安乡县、汉寿县、桃江县、鼎城区、武陵区、南县、华容县、沅江市、赫山区、

资阳区、湘阴县、汨罗市、岳阳楼区、云溪区、君山区、岳阳县、临湘市、平江县。2021年，该区总人口为 1410万人，乡村人

口为 605万人，占总人口的 42.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0271元，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3.4%；农林牧渔总产

值为 2257亿元，占全省农林牧渔总产值的 29.5%。该区是湖南省四大经济板块之一，也是湖南乃至全国的“鱼米之乡”。旅游

资源丰富，风景名胜繁多，2021年，旅游收入总值为 1383亿元，占第三产业总值的 28.8%。旅游的发展，推动了该区域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但其自然条件、传统文化等也因旅游者的不良行为、前期乡村旅游发展的粗放式开发、同质旅游资源的恶

性竞争等原因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作为国家级生态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的重点区域，其乡村旅游发展和人居环境治理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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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受到广泛关注。面向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洞庭湖区乡村如何基于自身的优势与不足，扬长避短，持续推动区域内乡村可持

续发展，预防与化解人居环境优化和乡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制定出洞庭湖区乡村整体质量提升的有效路径，统筹

协调，助推乡村振兴。

2.2 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评价

2.2.1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1)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国内外学者暂未统一关于乡村人居环境的构成，本文结合洞庭湖区乡村

人居环境现状，同时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6,27,28]，分别从环境、经济、居住、保障和社会 5个维度选取 20个指标构建乡村人居

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表 1）。乡村旅游受到多种要素的综合影响，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下的乡村旅游要素组合有着明显差异，评

价指标的构建也应有所区别，结合洞庭湖区乡村旅游发展实际，本文分别从环境基础、旅游经济、信息支撑、接待水平、基础

保障 5个维度选取 20个指标构建乡村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 2）。

(2)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构建指标体系中涉及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3—2022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

《湖南农村统计年鉴》《湖南旅游发展报告》，以及 2013—2021年常德市、岳阳市、益阳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涉及多类型量纲的指标，其中正向指标的增大使评价结果趋好，负向指标的增大则会对评价有损，

本文采用极差法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2.2.2指标权重确定和评价模型

本文以熵值法、距优平方和法、均方差法相结合的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和乡村旅游发展系统评价指标的

权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主观赋权法主观性大、片面性强的弊端。熵值法作为一种客观赋值法，能够客观地反映出信息熵的

有效价值并克服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多适用于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熵值法在数据标准化的基础上，测算其指标权

重；随后，计算各指标的熵值、差异性系数，最后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距优平方和法能充分揭示指标的综合影响程度，距优

平方和越大的指标，其相对重要性程度越大。均方差法根据评价体系内指标的均方差来反映该指标的离散程度，在指标均值的

基础上求得均方差，进而求得指标权重。根据上述方法分别得到的赋权结果，计算三种客观赋权法所得的指标权重的平均值，

得到各指标的综合权重Wij。各方法计算指标权重及最终权重见表 1、表 2。

表 1 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
属性

熵 值 法
权重

距 优 平 方
和法权重

均方差
法权重

最终
权重

乡

村

人

居

环

境

A 1年平均气 温(℃) + / - 0.0063 0.0293 0.0458 0.0271

环境 A 2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 + 0.1572 0.0851 0.0184 0.0869

系统 A 3年平均降水量（mm）
A 4造林面积（万 hm2）
A 5人均地区 GDP（元）

+ / - +

+

0.0030

0.0134

0.0335

0.0063

0.0232

0.0601

0.0536

0.0785

0.0535

0.0210

0.0384

0.0490

经济 A 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0.0308 0.0621 0.0487 0.0472

系统 A 7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A 8农林牧渔总产值（亿元）
A 9人均住房建筑面积（m2）

+

+

+

0.0194

0.0306

0.0173

0.0530

0.0545

0.0687

0.0453

0.0559

0.0227

0.0392

0.0470

0.0362

居住 A 10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 0.0423 0.0630 0.0530 0.0528

系统 A 11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万册）
A 12人均拥有道路面积（m2）
A 13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床）

+

+

+

0.0227

0.0236

0.4799

0.0330

0.0411

0.0860

0.0872

0.0774

0.0185

0.0476

0.0474

0.1948

保 障 A 14农业机械总动力（kW） + 0.0119 0.0501 0.0383 0.0334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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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A 15教育行业法人单位数（个）
A 16 防灾减灾和应急场所面积（km2）
A 17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从业人员数（万人）

+

+

+

0.0150

0.0271

0.0174

0.0459

0.0438

0.0384

0.0495

0.0699

0.0636

0.0368

0.0469

0.0398

社会 A 18乡村从业人员数（人） + 0.0091 0.0392 0.0436 0.0306

系统 A 19居民受九年义务教育比例（%）
A 20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万元）

+

+

0.0140

0.0255

0.0390

0.0782

0.0579

0.0187

0.0370

0.0408

表 2 乡村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
属性

熵 值 法
权重

距 优 平 方
和法权重

均方差
法权重

最终
权重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B 1碳排放（t） - 0.0121 0.0297 0.0476 0.0298

环境 B 2 自然保护区面积（hm2） + 0.3005 0.0861 0.0191 0.1352

基础 B 3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B 4森林覆盖率（%）
B 5旅游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投入（万元）

+

+

+

0.0058

0.0256

0.0640

0.0064

0.0234

0.0606

0.0557

0.0814

0.0555

0.0226

0.0435

0.0600

旅游 B 6旅游外汇收入总额（亿元） + 0.0589 0.0628 0.0506 0.0574

经济 B 7游客接待总人数（万人次）
B 8旅游收入总值（亿元）

B 9具有旅游相关专业的中职及以上学校数量（所）

+

+

+

0.0371

0.0585

0.0330

0.0536

0.0551

0.0694

0.0470

0.0580

0.0236

0.0459

0.0572

0.0420

信息 B 10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数量（个） + 0.0288 0.0371 0.0576 0.0412

支撑 B 11乡村智慧旅游服务平台个数（个）
B 12移动互联网覆盖率（%）
B 133A及以上旅游景点数量（个）

+

+

+

0.0458

0.0274

0.0382

0.0544

0.0385

0.0326

0.0534

0.0584

0.0899

0.0512

0.0414

0.0536

接待 B 14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辆） + 0.0427 0.0741 0.0217 0.0462

水平 B 15旅游业从业人员数（人）
B 16公共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亿元） B 17市政道路长
度（km）

+

+

+

0.0287

0.0345

0.0333

0.0464

0.0528

0.0388

0.0514

0.0474

0.0660

0.0422

0.0449

0.0460

基础 B 1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 0.0175 0.0396 0.0452 0.0341

保 障 B 19卫生厕所普及率（%）
B 20卫生技术人员与医生数（万人）

+

+

0.0588

0.0488

0.0595

0.0791

0.0510

0.0195

0.0564

0.0491

采用加权求和方法测度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旅游系统的评价指数。先根据综合权重Wij和运用极差标准化法后得出的标准

化值，对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系统中各准则层指数进行加权求和，再得到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指数值。

2.2.3障碍诊断模型

采用因子贡献度（Factor Contribution Degree）、指标偏离度（Index Deviation Degree）和障碍度（Obstacle Degree)3个指标

来诊断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因子贡献度为单因素对总目标的影响程度，即指标层对总目标的权重，通过测算指标层的标准化

值与 100%的差，得出指标层指标与总目标之间的差距，进而得出指标在不同年份的障碍度，即单项指标对总目标的影响值，这

也是该指标障碍诊断的目的和结果[29,30]。

2.2.4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被运用于对事物协调发展水平的分析。耦合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产生动态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从而实现协调发展的一种关联关系[31]。其能够反映不同系统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程度；协调度是指在耦合互动关系中耦

合度的高低程度[32]。为探讨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及协调发展水平，本文结合相关研究[33]，构建

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度模型，用于衡量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协调程度，耦合协调度值 D越接近于 1，

表明耦合协调性越好。结合乡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旅游发展实际，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 6个区间、3个发展阶段（表 3）。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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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耦合协调度等级及发展阶段划分表

耦合协调 度 D 值区间 耦 合 协 调 程 度 发展阶段

（0.00，0.25］

（0.25，0.30］

中度失调

轻 度 失 调

失 调 阶 段

（0.30，0.35］

（0.35，0.40］

初 级 协 调

中级协调

磨 合 阶 段

（0.40，0.45］

（0.45，1.00）

高级协调

优 质 协 调

协 调 阶 段

3 结果与分析

3.1 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评价

根据相关模型，分析得出洞庭湖区 24个县域 2013—2021年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指数，结合自然断点法，将洞庭

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按照指数大小划分为 5个层级：低指数区、较低指数区、一般指数区、较高指数区和高指数

区，并通过 ArcGIS将各区域指数结果进行可视化（图 2、图 3）。

3.1.1时间维度

(1)乡村人居环境水平评价。2013—2021年，洞庭湖区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发展态势良好，评价指数均值从 0.1561 上升到

0.2797。2013年洞庭湖区中有 2个县域处于较高指数区，为云溪区和岳阳楼区；较低指数区有 5个；17个县域处于低指数区。

低指数区、较低指数区县域个数占总数的 91.67%，整个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有待提升。2021年，随着乡村人居环境

的不断治理，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已无低指数区，且临湘市、岳阳楼区、云溪区、汨罗市、资阳区进入了高指数区，较高指

数区为 10个，较低指数区为 2个，一般指数区为 7个，62.5%的县域为较高指数区及以上水平，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成效显著。

(2)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2013—2021年，洞庭湖区的乡村旅游发展质量评价指数均值从 0.2108上升到 0.2912。2013年洞

庭湖区 24个县域中无高指数区；较高指数区有 4个，分别是桃源县、云溪区、赫山区、岳阳县；一般指数区有 8个；较低指数

区有 6个；低指数区有 6个。处于一般指数区及以上的县域个数占比为 50%，乡村旅游质量整体呈一般水平。2020年以来，受

新冠疫情的影响，乡村旅游业发展受挫，因而乡村旅游评价指数有所波动，增长幅度也较往年有所减少。虽受疫情影响，但洞

庭湖区乡村凭借较好的旅游基础与多年来的旅游发展经验，采取“线上游”“云讲解”“乡村健康游”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旅游效益损失，乡村旅游发展至 2021年，洞庭湖区已无低指数区。同时，桃源县、资阳区、华容县、云溪区、桃江县 5

个县域进入高指数区，较高指数区有 11个，一般指数区有 4个，较低指数区有 4个，83.33%的县域处于一般指数及以上水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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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指数空间分布图

图 3 洞庭湖区乡村旅游发展指数空间分布图

3.1.2空间维度

从空间分布格局上来看，洞庭湖区县域的乡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旅游发展指数水平的空间分布大体相似，根据离湖区水域的

距离远近，随着时间的推移，至 2021年，呈现出“中心高、外围低”的分布格局（图 2e、图 3e）。乡村人居环境指数和乡村旅

游发展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基本保持了一致，呈高指数水平的县域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区离水域较近的中心地区，比如云溪区、岳

阳楼区、岳阳县等；呈低指数水平的县域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区水域的外围地区，比如南县、汉寿县、沅江市、湘阴县等。

3.2 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障碍因子诊断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JJDL202310021_09600.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pMFdLMmVtU2FLVDhIRDNIQ3J3eHhtLy9WK3Q0OD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JJDL202310021_09700.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pMFdLMmVtU2FLVDhIRDNIQ3J3eHhtLy9WK3Q0OD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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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精准识别影响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通过 Excel 表格的最前规则，标记障碍因子数

据表中每列数值前 3的数据，对应相关年份和障碍因子，并转换为相关障碍因子的标号，以从大到小的顺序完成障碍因子排序

表，用查找工具圈定相应数据范围，输入查找障碍因子的标号，获取障碍因子的出现频次。根据障碍因子出现频次筛选出排前 6

位的障碍因子（图 4）。小方块内数字表示指标障碍度在 2013、2015、2017、2019和 2021年出现的频次，颜色的深度则表示障

碍因子出现频次的高低，频次越高，颜色越深。

据图 4a可知，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中排名前 6位的障碍因子分别为：A2空气质量优良率（119次）、A18乡村从业人员

数（96次）、A8农林牧渔总产值（74次）、A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3次）、A4造林面积（43次）、A19居民受九年

义务教育比例（40次），说明这些指标是制约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从障碍因子出现频次的高低来

看，空气质量优良率频次最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小方块颜色越来越深，出现频次逐年递增，与农林牧渔总产值的变

化趋势截然相反，这些出现频次较多的障碍因子，也是农村居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居民逐渐意识到优良的自然环境是乡村人居

环境的基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也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可预见，农业生产对于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降低，农村居民希望通

过第三产业的增长来带动整体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为削弱乡村人居环境主要障碍因子的阻力作用，需优化产业结构，大力

发展第三产业，对相关产品提质升级，增加其附加值。保护洞庭湖的生态，实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继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不同县域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发展多元化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路径，推动乡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图 4 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障碍因子排序

由图 4b可知，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中排名前 6位的障碍因子分别为：B3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19次）、B2自然保护区

面积（82次）、B5旅游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投入（74次）、B8旅游收入总值（73次）、B133A及以上旅游景点数量（69次）、

B16公共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60次），以上指标是造成乡村旅游发展受阻的主要障碍因子。从障碍因子出现频次的高低

来看，B3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小方块的颜色最深，出现频次最多，表示该障碍因子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约束力最大，为此，政

府部门应加大乡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力度，严格执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的相关标准，配备完善的污染

控制及监控设施，削弱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的障碍作用。自然保护区面积、3A及以上旅游景点数量、旅游公共服务及基础

设施投入、旅游收入总值等因子出现频次相当，且都是与旅游业直接相关的指标，涉及旅游经济、旅游接待水平和旅游基础保

障设施，其中旅游收入总值因为受疫情影响，障碍因子出现频次从 2019年开始有所反弹。而 3A及以上旅游景点数量在乡村旅

游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同质化竞争、旅游产品没有产生品牌效益、景区环境提质升级不够等影响，反而成为出现频次较高的

障碍因子之一。

3.3 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结果分析

3.3.1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时空变化格局

基于 2013—2021年洞庭湖区 24个县域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绘制耦合协调度时间变化图（图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JJDL202310021_14200.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pMFdLMmVtU2FLVDhIRDNIQ3J3eHhtLy9WK3Q0OD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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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显示除岳阳楼区、岳阳县、赫山区、桃源县等县域受疫情影响导致其乡村旅游发展效益降低，进而使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于

2021年有所下降外，洞庭湖区 24个县域的乡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呈现平稳上升态势。从洞庭湖区乡村人

居环境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度水平分级结果（图 6）来看，2013年，洞庭湖区 24个县域主要集中在轻度失调、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3个水平，县域个数分别为 15、7、2个，没有高级协调水平的县域。而经过近 10年的发展，24个县域的耦合协调水

平不断提高。2021年，洞庭湖区 24个县域中已无轻度失调水平的县域，耦合协调度水平分级结果发展至初级协调、中级协调和

高级协调 3个水平，其中临湘市、云溪区、华容县、岳阳县、岳阳楼区、君山区等 6个县域处于高级协调水平，资阳区、南县、

汨罗市、平江县、澧县、湘阴县、津市市等 11个县域处于中级协调水平，桃江县、安化县、石门县、鼎城区等 7个县域处于初

级协调水平。从各县域间耦合协调度的变化幅度来看，2013—2021年耦合协调度上升较大，幅度≥0.10的县域为岳阳楼区，幅

度≤0.06的是安化县、武陵区、石门县、鼎城区、临澧县、汉寿县，其他 17个县域介于 0.07～0.09之间。云溪区、岳阳楼区、

岳阳县等旅游资源丰富、基础设施较好的县域始终保持着较高的耦合协调水平，而汉寿县、石门县、临澧县等具备丰富的旅游

资源，但由于前期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开发宣传较晚，导致旅游带来的经济指标还不足以带动整个系统的发展，所以该部分县

域一直处于较低的耦合协调水平。

3.3.2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阶段类型

基于洞庭湖区各县域自然基底条件、社会经济基础等现状，依据上述测算的 D值区间结果和协调发展的 3个阶段（表 3），

结合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将 D值在 0.40以上已经进入协调阶段，且乡村人居环境

整治和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一定成效的县域划分为协调平衡型，共 6个县域属于协调平衡型；将 D值在 0.30～0.40之间处于磨合

阶段，只有其中之一数值较高，但还没有完全实现两者指数均高的县域划分为磨合良好型，共 11个县域属于磨合良好型；将 D

值在 0.30以下处于失调阶段，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起步较晚且仍然存在较明显矛盾的县域划分为失调滞后型，共 7个

县域属于失调滞后型。

图 5 2013—2021年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程度时间变化

(1)协调平衡型。耦合协调度处于协调阶段，D值在 0.40以上的划分为协调平衡型，主要包括临湘市、云溪区、华容县、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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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县、岳阳楼区、君山区 6个县域。该类型位于洞庭湖区中部，大多濒临水域，水资源充沛、农业基础较好，空气质量优良，

生态资源丰富，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评价指数皆较高且保持同步

增长。同时，该类型区乡村旅游资源较为丰富，拥有岳阳楼、君山公园等 5A级旅游景区，旅游开发早，开放程度高，丰富的旅

游资源使得该区获得了较好的整体规划，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中各类要素得以实现良性循环，评价指数与耦合协调水

平皆在洞庭湖 24个县域内保持领先水平。

(2)磨合良好型。耦合协调度处于磨合阶段，D值在 0.30～0.40之间的划分为磨合良好型，主要包括资阳区、南县、汨罗市、

平江县、澧县、湘阴县、津市市、沅江市、安乡县、赫山区、桃源县 11个县域。该类型中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评价

指数呈现出“一高一低”的状态，如以湘阴县、津市市为代表的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数相对较高，乡村旅游发展评价指数

则相对较低；以平江县、南县为代表的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数相对较低，但乡村旅游发展评价指数相对较高。该类型中的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人居环境和旅游的协同发展。针对该类型的县域，应强化人居环境和乡村旅

游发展间的协调互动，推动其耦合协调水平向高水平发展。

(3)失调滞后型。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阶段，D值在 0.30以下的划分为失调滞后型，主要包括桃江县、安化县、武陵区、石

门县、鼎城区、临澧县、汉寿县 7个县域。该类型中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评价指数皆较低，发展相对滞后。该类型中

的县域由于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宣传较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交通条件不便、人口外流严重等原因，导致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

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皆不足。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各类发展要素难以实现高效互动，评价指数与耦合协调水平皆处于滞后

水平。但该类型县域的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有南北、东西两向交通干线穿过，针对该类型的县域，应强化与周边县域的优势互

补，推动评价指数与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

图 6 2013—2021年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程度时空对比图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洞庭湖区 24个县域的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现状，综合采用组合客观赋权法、加权求和方法，构建障碍度

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了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质量水平，分析障碍因子，测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

并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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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2021年洞庭湖区 24个县域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整体同步上升态势，但县域之间差距

较大，从空间上呈现出“中心高、外围低”的分布特点。

(2)识别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障碍因子，筛选出现频次排在前 6位的障碍因子，这些障碍因子是阻碍二

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子，并从不同方面影响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化协调，导致各个县域的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

游发展受到阻力。障碍因子的识别有利于洞庭湖区各县域乡村针对自身发展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协调。

(3)乡村人居环境指数和乡村旅游发展指数以及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相关性分布，高指数、高级耦合协调的县域

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区水域内围空间，低指数、低级耦合协调的县域则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区水域的外围空间。乡村人居环境指数

和乡村旅游发展指数水平高的县域，其耦合协调度也较高，说明二者的质量水平与耦合协调性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因而，应

进一步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协同机制，加强与周边县域之间的区域合作，形成资源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协同的

双向互动，实现质量和耦合协调度的同步提升。

(4)根据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评价结果以及耦合协调度测算，将洞庭湖区 24个县域分成 3种发展类型：协调平衡型、

磨合良好型、失调滞后型。不同发展类型的县域应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措施，如协调平衡型县域应把握资源

禀赋与经济优势，以数字化赋能绿色发展，全方位打造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实现与当地人居环境的融合；

磨合良好型县域应进一步利用资源优势，内联外通，开发高质量旅游产品，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提高第三产业产值，推动乡村

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失调滞后型县域需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区域空间内土地利用模式，有效激活区域内要素发展活

力，驱动该区人居环境与乡村旅游的协调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4.2 讨论

乡村人居环境是一个包容性的空间，而乡村旅游是一个要素构成多样的动态活动，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联系密切，

二者的要素绝不仅限于内部的沟通，而是双向频繁且复杂的互动，此互动既有障碍矛盾也有协调融合。因此，分析二者的理论

框架和作用机理，构建指标体系评价质量水平，建立模型探究其发展障碍因子及耦合协调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受限

于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数据的有限性，部分指标数据的选取更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类的指标，针对洞庭湖区水域等自然

类的指标不够全面，且未来可以更多地从乡镇、社区或典型村庄的角度来对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深入剖析。

基于文中上述结论和发展类型，对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提出以下建议：(1)在协调平衡型县域，尽管目前

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的整治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然不能忽视农业生产和生活、旅游等发展带来的“二

次污染”，要稳固人居环境基础，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其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支撑作用，将短期的效益

和中长期的发展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双向良性循环。(2)针对磨合良好型县域，强化县域间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和产业合作，结合地方特色，将宜居乡村和旅游资源结合起来，既要坚持产业发展，也要考虑从为民、利民、

惠民等角度出发，关注当地居民的“三生”环境，厘清县域间的人居环境和旅游发展认知差异，注重乡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

的平衡。(3)失调滞后型县域，应把握现在的旅游资源，联动周边县域打造旅游品牌，发挥集聚作用，提升乡村人居环境质量，

减少资金和人才的外流，以实现区域旅游合作带来更多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多关注微观尺度的具体问题，针对

现阶段的建设状况和主要短板，细化相关政策，为长期的乡村人居环境规划和建设提供指导意见。总体来看，洞庭湖区作为典

型的农区和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基底有一定的特殊性，乡村旅游也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和吸引力，要优化协调二者的关系，借

助新兴的科学技术手段，在未来的发展中注重宏观和微观尺度的结合，进行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以适应不断动态发展的乡村

人居环境和乡村旅游，推动社会、经济、自然全方位发展，助力洞庭湖区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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